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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著名藝術史家格羅塞曾經指出，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發展的最低階段，

音樂與舞蹈、詩歌“結連得極密切”，“形成為一個自然的整體”（1）。同樣，中

國早期的詩歌也與音樂、舞蹈密不可分。《禮記 • 樂記》曰：“詩，言其志也；

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從理論上揭示

了遠古時期詩、樂、舞三位一體、相伴而生的藝術機制。《尚書 •舜典》所云：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

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描繪

了一幅原始社會擊石奏樂、載歌載舞的藝術表演場景。中國有文字記載最早的

樂歌更是多為舞曲之辭，《呂氏春秋 • 古樂》就記載了遠古朱襄氏、葛天氏、

陰康氏、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各個時期的樂舞，如葛天氏之樂《載

民》、《玄鳥》、《遂草木》、《奮五穀》、《敬天常》、《達帝功》、《依地德》、《總萬

物之極》，嚳時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堯時之樂《大章》，湯時之歌

《晨露》等。這些樂歌舞曲因年代久遠皆名存而辭佚，其中雖有一些後人的附

會，卻反映了中國早期詩歌多為舞曲歌辭的史實。

　　中國現存較早的舞辭，大多收在《詩經》的頌詩中。宋人朱熹在論及風、

雅、頌三者之別時曾經指出：“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

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

奏之異而別也。”（《楚辭集注》卷一）清阮元也認為：“風、雅但弦歌笙間，賓

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為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為‘頌’。”（2）當代

學者進一步指出：“‘頌’，是一類專門用於王室祭祀的‘宗廟之音’。這類音樂

往往合以舞蹈。‘頌’的意思正是舞蹈的‘形容’，舞蹈的‘模樣’。《毛詩序》說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不但說對了‘頌’詩的表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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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功用是在王室祭祀場合為君王歌功頌德，並且觸及了‘頌’詩的表演形式

是載歌載舞的‘形容’。”（3）可見是否配舞而歌，實為頌與風、雅藝術體制之一

大區別。具體而言，《商頌》應為殷人“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 （孔穎

達《詩序 • 正義》）的宗廟祭祀樂舞，《周頌》則是周室成功致治後的告神樂舞，

《魯頌》系春秋時魯人歌頌僖公的樂舞（4）。

　　由於頌詩多為舞曲歌辭，而樂舞藝術首重舞容、舞姿、舞儀等視覺表現形

式，其次是舞曲節奏及樂歌旋律之美，最後纔是聲辭本身之韻律及表現內容，

所以，頌詩的韻律感大多較弱。而在三頌中，隨著創作時間的推移，《商頌》、

《周頌》、《魯頌》的韻律感又呈現出漸次增強的發展態勢。因爲文章篇幅關係，

下面僅就今存《商頌》、《周頌》中作品的韻律形態及與樂舞之關係，試作粗淺

探討，以求教於方家。

一、商代舞辭的韻律形態

　　對《商頌》的創作時代，學界一直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商頌》作於殷

商時代，後來西周宣王時，宋戴公世，禮樂廢壞，正考父從周太師處校得《商

頌》十二篇，以《那》篇為首；一種觀點認為現存《商頌》五篇是周代宋國的作

品，有學者甚至認為是春秋時歌頌宋襄公的詩。近年來，《詩經》研究者大多

傾向認同前一種說法，認為《商頌》確系殷人所作（5），其中可能也有周代宋國

人整理加工之處。

　　《商頌》現存五篇作品，《那》、《烈祖》和《玄鳥》三篇自漢以來皆不分章。

然據陰法魯研究，《那》和《烈祖》可能都是商人祭祀商王朝創建者商湯時所用

的樂舞《大濩》的歌詞，有唱有和，實際上也都可以分成整齊的五章（6）：

那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魚部）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耕部）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耕部）



3

《詩經》“商頌”、“周頌”韻律形態及其與樂舞之關係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鐸部）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鐸部）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陽部）

烈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魚部）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耕部）

鬷假無言，時靡有爭。（耕部）綏我眉壽，黃耇無疆。（陽部）

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陽部）

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陽部）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陽部）（7）

《玄鳥》篇原亦不分章，參酌篇中用韻情況和詩意，似亦可分成較為齊整的五

章：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陽

部）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侯部，

之部）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蒸部）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之部，魚部）（8）

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歌部）

《長發》、《殷武》歷來均分章，前者七章：

浚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

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陽部）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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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海外有截。（月部）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帝命式于九圍。（脂部）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

優，百祿是遒。（幽部）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

竦，百祿是總。（東部）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

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月部）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盍部）允也天子，降于卿士。（之部）實維阿

衡，實左右商王。（陽部）（9）

後者六章（10）：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魚部）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曰商是常。（陽部）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錫支

通韻）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僣不濫，不敢怠遑。（談陽合韻）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職部）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職部）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耕部）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

寢成孔安。（元部）

　　從上引《商頌》五篇歌辭，可以看出其總體韻律特徵：每篇均可分章，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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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句式大致整齊，句多入韻，以四言句為主，雜以少許五言句和六言句，這

個特點當與所配樂舞本身節奏鮮明、韻律感較強有一定關係。

　　不過後三篇與前兩篇在韻律形態上還是有些差異。《那》、《烈祖》兩篇歌

辭句式特別整齊，秪有《那》四章末句多一字，其餘皆為每章四句，每句四字，

且每章一韻，句多入韻（11），全篇和章內節奏感都很強（12）。而《玄鳥》、《長發》

和《殷武》三篇的韻律感和節奏性則稍弱，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一，章句不及《那》和《烈祖》整齊。如《玄鳥》共五章二十二句，兩章五句，

三章四句，十五句四言，七句五言；《長發》共七章五十一句，一章九句，一

章八句，四章七句，一章六句，十一句五言，一句六言；《殷武》共六章

三十七句，二章七句，三章六句，一章五句，三十三句四言，三句五言，一句

六言。

　　二，用韻方式較為混亂。在三篇共十八章中，雖多為每章一韻者，然亦有

不少一章二韻者，如《玄鳥》第二、四章，《殷武》第三、四、五章，甚至有一

章換三韻者，如《長發》第七章。當然其換韻間歇也就或短或長了，最長者九

句押一韻，最短者二句即換韻，四句、五句、六句、七句、八句一換韻者皆

有，不一而足。

　　三，所用韻部比前兩篇要多。《那》五章與祝詞用了魚、耕、鐸、陽四個

韻部，《烈祖》五章與祝詞用了魚、耕、陽三個韻部；而《玄鳥》五章用了陽、

侯、之、蒸、歌五個韻部，《長發》七章用了陽、月、脂、幽、東、盍六個韻

部，《殷武》六章則用了魚、陽、錫、支、談、職、耕、元八個韻部。

　　所以，與《那》、《烈祖》相比，《玄鳥》、《長發》、《殷武》的章句結構、用

韻方式均稍顯淩亂，而這些歌辭的韻律特徵亦與其各自所配樂舞類型有關。

　　格羅塞曾經將原始部族的舞蹈分為操練式的和模擬式的，並認為操練式舞

蹈主要以有節奏的動作、整齊的隊形進行表演，多在原始部族的盛大慶祝舞會

上表演，而模擬性舞蹈則是對於動物和人類動作節奏的模仿，有的已有一定的

戲劇表演的成分。（13）依此理論，《那》、《烈祖》所配之《大濩》舞近於操練式舞

蹈。相傳《大濩》屬於周代表演的《六代舞》之一，系殷代遺存下來的歌頌商湯

的大型祭祀樂舞，主要以節奏性強的鐘鼓伴奏。清代學者孫貽讓云：“萬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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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文武兼備，即大司樂《雲門》《大卷》以下六代舞之通名。……《商頌 •那》

之‘萬舞有奕’，謂《大濩》也。”（14）其中《那》篇主要是鼓舞以娛殷人先祖商湯

之靈（“奏鼓簡簡，衎我烈祖”），場面宏大喜慶（“庸鼓有懌，萬舞有奕”），旋

律熱鬧諧暢（“鞉鼓淵淵，嘒嘒管聲”），貴賓欣賞時興高采烈（“我有嘉客，亦

不夷懌”），歌辭節奏也較為鮮明歡快。而《烈祖》篇則主要表現祭祀典禮的過

程，場面肅穆（“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舞蹈和樂曲的節奏稍顯平緩，因此

歌辭章句雖然較為整齊，但換韻間歇明顯加長，如“耕韻”六句，“陽韻”竟達

三章十句。不過，《那》與《烈祖》作為《大濩》舞的歌辭，韻律特徵還是比較統

一的，即章句整齊，韻腳規則，節奏明顯。

　　而《玄鳥》、《長發》、《殷武》所配之舞雖不可確考（15），然從表現內容看，

似以表演敘事為主，有一定情節，故事性較強，當屬模擬式舞蹈。如《玄鳥》

乃商人追敘其先祖所由生，及有天下之初的宗廟祭祀樂舞（16），歌頌半人半神

的殷之先祖，夾雜著神話傳說，頗有史詩色彩。《長發》應是大享成湯，以伊

尹從享的祭祀樂舞（17），追敘了商朝歷代睿哲之君的豐功明德以及商湯得伊尹

而有天下的歷史，也是一部舞蹈史詩。《殷武》則是殷人立廟以祀高宗的樂舞，

與《長發》一樣，歌頌祖先，歌頌英雄，歌頌天神。（18）這三部樂舞內容結構相

近，均以表演殷人神話故事、歷史傳說為主線，達到歌頌英雄、天神合一的先

祖功德的抒情目的，舞蹈場景多變，情節豐富複雜，節奏忽疾忽緩，感情時揚

時抑，初具舞劇雛形。由於要配合舞蹈複雜的敘事、變化的場景，這三篇歌辭

自然就不及《那》、《烈祖》等操練性舞蹈那樣節奏明快、韻律強烈了。

二、周代《大武》舞辭的韻律形態

　　《周頌》為周代祭祀樂舞之辭，對其產生時間，漢代以來一直歧見紛紜，

漢鄭玄《詩譜 •周頌譜》認為《周頌》作於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唐孔穎達

《毛詩正義》亦持此說，宋朱熹則認為《周頌》“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

後之詩”（19），近來一些學者更指出《周頌》中有幾篇系西周中期穆王時代的作

品（20）。本文基本同意最後一種看法。《周頌》現存三十一篇作品，舊皆不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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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排列混亂。對此現象，傅斯年認為：“《周頌》不分章非原不分章，乃是‘不

得其所’之後，零亂得不分章。”（21）因而自近代以來，《詩經》研究者不斷結合

周代禮樂制度對《周頌》進行研究，重新整理、排列各章歌辭。

　　在周代樂舞中，人們最關注《大武》。《大武》舞亦屬周代《六舞》之一，主

要在天子大祭祀、天子視學養老及兩君相見時表演。《左傳 • 宣公十二年（前

597）》提及此舞所用樂曲首章（22）、其三和其六中辭句，驗之今存《周頌》，出自

《武》、《賚》、《桓》。《禮記 • 樂記》所載孔子對賓牟賈論樂之語，詳細記述了

《大武》舞六成的表演形態。清人何楷、魏源、龔橙，現當代學者王國維、高

亨、孫作雲、張西堂、楊向奎、姚小鷗、李炳海等，均對《大武》舞所用歌辭

及其次序進行了研究，結論互有異同，可見下表（23）：

第一成 第二成 第三成 第四成 第五成 第六成 第七成

何楷 武 酌 賚 般 時邁 桓

魏源 武 酌 賚 般 （佚） 桓

龔橙 武 酌 賚 般 維清 桓

王國維 昊天有成命 武 酌 桓 賚 般

高亨 我將 武 賚 般 酌 桓

孫作雲 酌 武 般 賚 （無） 桓

張西堂 時邁 武 賚 般 酌 桓

楊向奎 武 時邁 賚 酌 般 桓

陰法魯 酌 武 賚 般 （缺） 桓

姚小鷗 時邁 我將 賚 酌 般 桓 武

李炳海 武 酌 賚 般 時邁 桓

我認為何楷、李炳海的考訂比較合理，下面據之排序，進行韻律分析：

周頌 •臣工之什 • 武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

耆定爾功。（無韻）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

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無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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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 賚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

思。（無韻）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

時周之命。（無韻）

周頌 •清廟之什 • 時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

神，及河喬岳。允王維後。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無韻）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 桓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

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無韻）

整體觀之，此六章韻律感都不強：

　　一、六章歌辭均未用韻。王顯《詩經韻譜》認為此六章皆未用韻；王力《詩

經韻讀》亦認為《武》、《酌》、《般》、《時邁》、《桓》五章無韻，唯《賚》用之部

韻。然王力說《賚》用之部韻，系將句末語氣辭“止”、“思”與虛字“之”相押，

較牽強（24），此篇疑亦未用韻。

　　二、六章雖以四言為主，然句式亦參差不一。六章 52 句中四言 43 句，占

82.69% ；五言 5 句，占 9.62% ；三言 3 句，占 5.77% ；六言 1 句，占 1.92%。

六章中純用四言句者秪有《武》、《般》二章，餘皆長短混雜，《酌》四、五、六

言均備，《賚》三、四、五言錯用。

　　《大武》六章之所以韻律感不強，亦應與其樂舞形態有關。由於《大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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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歌頌周武王滅殷建國，及武王死後周公、召公分職而治等重大事件的樂舞

史詩，故而舞蹈敘事性甚強，場景豐富多變，動作較複雜，總體節奏不顯。

《禮記 •樂記》云：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

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

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

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幹而山立，武王之事也；

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

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

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25）

據此可推知《大武》舞蹈演出情景及各成表現內容（26）：

　　“始而北出”，第一成表演的是武王率師出周原，至孟津，與諸侯會盟之

事，所配歌辭為《武》詩。《大武》舞開始階段長時間擊鼓警戒，“備戒之已久”，

然後纔展示大軍出發的場面；演唱《武》詩時“詠歎之，淫液之”，拖腔詠歎，

感慨深沉。因為與《武》詩相伴隨的舞蹈動作較少，所以無論是此段舞蹈本身

還是所唱歌辭，節奏均較緩慢。現存《武》詩篇幅較短，且未用韻，韻律感弱，

與其樂舞特徵也是相吻合的。

　　“再成而滅商”，第二成表演的是武王伐商的經過，配的歌辭是《酌》詩。

武王的扮演者，“總干而山立”，手持盾牌，像山一樣長久屹立。姜太公的扮演

者“發揚蹈厲”，手舞足蹈，舞蹈動作力度大、節奏快。參戰周軍的表演者，

分成兩列隊伍，隨著音樂節奏進行刺擊，四次為一節，充分表現了周軍將士的

勇猛果敢。整段舞蹈場面壯闊，有群舞，有獨舞，陣勢多變，分分合合，動作

紛繁，時靜時動；所配《酌》詩表現戰事多，藝術概括性強，句式長短不一，

似兩句為一小的唱段，每段相隔時間較長，亦未用韻。

　　“三成而南”，第三成表演的是戰事結束，武王離京巡視，到達南國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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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歌辭配《賚》詩。飾演將士的群舞隊形是“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大武》

六章中，此章歌辭最短，似為武王表演者獨唱之辭，深情歌頌文王勵精圖治，

並決心繼承事業，發揚光大。六句中有四句末字為“思”、“止”、“之”等可長

言詠歎之辭，節奏緩慢，曲調悠揚。

　　“四成而南國是疆”，表演的是周武王巡狩南國的事象，第四成歌辭配《般》

詩。具體的舞蹈情形不詳，然據《般》詩文本，可知前四句敘事狀物，當表現

周武王的行蹤，他登臨大小山嶽，渡過黃河支流幹流；後三句即景抒情，讚歎

天下歸周，乃順時應命。全篇雖未用韻，然均為四言，長短劃一，且後三句均

為“□□之□”式，結構相同，排比而下，整飭諧暢。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第五

成歌辭配《時邁》詩，表演的是周公、召公分治之後，偃武修文、天下太平的

景象。此為《大武》主體部分的末章，整個《大武》樂舞表演的高潮部分，演員

分成左右，整齊跪坐，表現周公發號施令，召公加以傳達執行的情形。歌辭也

帶有述行紀實的性質，展示事象紛紜，以四言為主，夾雜兩句五言，皆未入

韻。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久立於綴，以使諸侯之至也”，《大武》舞至此

接近尾聲，全體演員回到原位，表示對天子的尊崇，站立很久，表示在等待諸

侯來朝，實際上沒有舞蹈動作。第六成歌辭配《桓》詩，是對武王一生功德的

集中敘述，疑為合唱之辭或朗誦的祝詞，前兩句三言，後七句四言，句式較為

整齊，亦未用韻。

　　總之，《大武》系以歌頌周武王武功文治為主的史詩性樂舞，頗具舞劇色

彩，性近類比性舞蹈，敘事性強，場景多變，動作複雜，所配六章歌辭節奏感

和韻律性都極不明顯。

三、周代《三象》舞辭的韻律形態

　　相傳周公所作樂舞，除《大武》外，尚有表現文王武功的《三象》之舞（27）。

《三象》又稱為《象》，其舞曲歌辭，較能肯定的是《周頌》中的《維清》篇。《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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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經過長期研究，學界大多認為，除《維清》

外，《周頌 •清廟之什》中的《清廟》、《維天之命》也應是《象》舞歌辭，且同時

為用，相連為義。（28）近來更有學者明確指出，此三篇當為周公攝政七年，洛

邑告成祭祀文王，表演《象》舞時所奏唱。（29）

周頌 •清廟之什 • 清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

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無韻）

周頌 •清廟之什 •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

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幽覺通韻）

周頌 •清廟之什 • 維清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耕部）

此三章也與《大武》舞辭一樣無明顯節奏和韻律 ：一，句多不入韻，三章中《清

廟》完全不押韻，後二章十三句中也秪有四句用韻；二，三章句式均參差不齊，

《清廟》四言為主，夾雜兩句五言，《維天之命》則四五六言錯雜（30），《維清》在

四言句中竟然出現一句二言。我認為，此三章韻律感之所以如此不強，同樣與

其所配《象》舞藝術特徵，及歌辭本身奏唱方式、表現內容（31）有關。

　　首先，《象》舞是以模仿、再現文王武功為主的小舞，與《大武》一樣都具

有武舞的成分，不過與《武》舞相比，《象》舞稍“文”一些，這主要體現在箾、

管等舞具和舞蹈緩慢的節奏上。因而，《象》舞所配樂章之辭的節奏，愈加舒

緩。

　　《荀子 • 禮論》云：“《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知《清廟》表演時當有

歌者四人，一人唱，三人和。《禮記 •樂記》又云：“《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

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孔穎達疏：“越，謂瑟底孔也，疏通之使聲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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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疏越。”白居易《五弦彈》詩亦云：“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廟歌。一彈

一唱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可見《清廟》除了演唱方式較為舒緩，每句長

言詠歎，兩句一唱，兩句一和（32），唱和之間，句子結構長度均相近，抑揚呼

應，餘音悠長，而且伴奏用的樂器——瑟也具有音淡聲緩的特點。因此，《清

廟》句式不一，並未用韻，節奏稀疏，與其樂舞風格是很吻合的。

　　《禮記》中屢屢言及“升歌（或登歌）《清廟》，下管《象》”，意即在天子諸侯

祭祀典禮中，往往是樂工登堂演唱《清廟》，下堂奏管唱詩，表演《象》舞。王

國維在釋《禮記 •仲尼燕居》“升歌《清廟》，下管《象》”時云：“下管《象》，當

謂管《維清》之詩。”（33）則當時演唱《維清》時的伴奏樂器主要是管。相對於《大

武》舞伴奏樂器鼓、鐸和磬等而言，管的節奏感要弱一些。另外，管的音色也

較為低沉。《維清》二四言錯用，秪有末二句用韻，且用可拖長發音、聲音平

緩低沉的平聲耕韻，與其所配樂器之音質、音色亦較諧調。

　　其次，《象》舞模擬性強，動作較舒緩，而伴唱歌辭則多為祭祀儀式敘述

之辭和祝頌之歌，節奏也不明快。《清廟》一章當為祭祀典禮開始時所唱序曲，

歌辭內容則是對參加祭祀活動地點、人物和過程的寫實性敘述，表現了一幅肅

穆莊嚴而又安詳和靜的祭祀場景，因而句式長短夾雜，節奏不夠明快，韻律感

不強。《維天之命》似主祭者所歌，告祝文王，戒勉後人。祝辭中用了較多的

虛詞，讚歎之辭如“於穆不已”之“於”（音“嗚”），“於乎不顯”之“於乎”（音

“嗚呼”），疑問詞“假以溢我”之“假”（通“何”）（34），使本已不齊的句式更為

參差，口語性較強。第六、八句雖然入韻，然隔句用之，且平入通押，諧韻效

果也不顯著。《維清》則是典禮結束時，舞以象文王武功，歌以節之之辭（35），

故有一定的韻律感。但是由於《象》舞主要模擬文王武功，屬於武舞類型，然

舞具和動作均稍文氣一些，與之合拍的《維清》的節奏、語氣自然不太強烈。

四、西周中前期祭祀先王所用其他樂歌

《周頌》中還保存了一些周公、成王、康王乃至更晚時期祭祀周代先王的

儀式樂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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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頌 •清廟之什 •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陽部）子孫保之。（無韻）

周頌 •清廟之什 • 我將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之部）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

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陽部）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無韻）

周頌 •臣工之什 • 雝

有來雝雝，（與“公”協）至止肅肅。相維辟公，（東部）天子穆穆。（覺

部）

於薦廣牡，（與“考”協）相予肆祀。假哉皇考，（幽部）綏予孝子。（之

部）

宣哲維人，（與“天”協）文武維後。燕及皇天，（真部）克昌厥后。（侯

部）

綏我眉壽，（與下“考”協）介以繁祉。既右烈考，（幽部）亦右文母。

（之部）

周頌 •臣工之什 • 載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率見昭考，（與“壽”、“保”協）以孝以享。（陽部）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幽部）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

緝熙於純嘏。（魚部）

周頌 •清廟之什 •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

心，肆其靖之。（無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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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頌 •清廟之什 • 執競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陽部）降福簡簡，威儀反

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元部）

　　《天作》，《詩序》云“祀先王先公也”，朱熹《詩集傳》謂“祭太王之詩”，賈

海生則進一步認為是洛邑告成，周公郊祀時以先王配享所歌之曲（36）。《我將》，

《詩序》說“祀文王於明堂也”，陳奐《詩毛氏傳疏》曰“此宗祀文王配天之樂歌

也”（37）。阮元將《我將》與《清廟》相提並論，謂二詩均為周公攝政五年，制度

大備，於洛邑明堂祀文王事所歌，唯《清廟》乃率諸侯助祭，禮較《我將》更

盛（38）。賈海生則謂《我將》亦為周公攝政七年洛邑告成，於明堂祭祀文王以配

上帝所奏之樂歌。（39）《雝》篇，毛詩《小序》謂 ：“禘大祖也”，魯詩說同。鄭玄

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孔穎達《正義》

云：“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大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

因其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40）賈海生根據 1948 年出土的保卣銘文所載

史實，認為《雝》乃成王親政後元年二月十七日文王廟祭祀文王時所奏樂歌（41）。

《載見》篇，毛詩《小序》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孔穎達《正義》云：“謂周

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

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42）後之學者多無異辭。賈海生認為《載見》當亦為成王

親政後率諸侯在武王廟祭祀武王所奏樂歌（43）。《昊天有成命》，朱熹《詩集傳》

認為是康王以後祭祀成王之詩（44），李山考證出是康王即位之初於宗廟獻祭成

王樂歌（45），馬銀琴則認為是康王郊祀天地時以成王配祭時所歌（46）。《周頌 •清

廟之什》中的《執競》篇，朱熹《詩集傳》認為是昭王以後祭武王、成王、康王

之詩（47），陳子展、李山也都傾向認為是昭王於太廟舉行合祭大禮時所用樂

歌（48）。

　　前文曾經指出，西周初年周公所制《大武》、《三象》都有相當濃重的武舞

的性質，是以歌頌武王、文王武功為主的史詩性樂舞，頗具舞劇色彩，敘事性

強，因而歌辭句式長短不一，多不用韻，節奏性和韻律感都不明顯。而這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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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雖然也與祭祀先王的儀式有關，甚至有些也是周公所作，但是並不像《大

武》、《三象》那樣是以表現文王、武王的文治武功為主，而是多為祭祀儀式之

描述或祝禱之語，因此辭句韻律形態也與《大武》、《三象》舞辭有異。

　　《天作》前六句是對周太王、文王功德讚頌之辭，較重押韻和節奏；末句

“子孫保之”系祭者周公自戒之辭，似為周代祭祀先王儀式中套語，非但此處

無韻，《烈文》中此語亦未用韻。

　　《我將》按照詩意和韻式，可分為兩部分。前六句為祭祀儀式過程之鋪敘，

亦有一定的韻律感；後三句則為周公祝禱之辭，雖全為四言，然亦未用韻。

　　《雝》是諸詩中韻律感最強的一篇。姚際恒就曾指出：“此詩每句有韻，甚

奇。又凡四章，二、三、四章皆‘有’韻 ；而二、四兩章，皆先‘有’韻，後

‘紙’韻。前後相關，音調纏綿繚繞，尤為奇變。”（49）王顯也謂《雝》詩全篇可

“分成四個意段，每段都是 ABAB 的韻式，這麼整齊劃一，不但在《周頌》裡是

絕無僅有，即在《風》裡也是少見的。”（50）那麼，《雝》詩為何會呈現出如此明

顯的音韻節奏呢？我認為，這應該與其表演場合和表現功能有一定的關係。因

為《雝》詩不僅是成王時諸侯助祭所歌，而且是在儀式將要結束撤祭時所歌。

朱熹《詩集傳》即云：“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51）既然此詩是祭祀儀

式快結束，撤除祭品時所歌，歌辭內容也是對整個儀式過程之回顧，詩中讚美

賓主祭祀之虔誠肅穆，歌頌文王庇佑後人之德，都是為了烘托隆重、喜慶氣

氛，將祭祀活動推向高潮，那麼樂曲的旋律也應該是喜慶歡快的，歌辭的節奏

感當然就不會像《大武》、《三象》舞辭那樣緩慢而淩亂。此詩四個意段，每段

都交叉用韻，可能與其演唱方式有關。我猜測這篇歌辭應該是兩人或兩組歌者

的對唱（52），一唱一和，整章形成 ABAB 四段曲式，而每段內部恰好也是 ABAB

交叉韻式，更增加了章句之韻律感。

　　《載見》詩意和韻式與《我將》類似，也可分為兩部分。前八句當是歌者對

諸侯助祭過程之描述，先渲染諸侯來朝之隆重場面，誇飾車服之盛，次言成王

率諸侯以祭武王之狀，每句押韻，一韻到底，次序井然，音韻鏗鏘。後六句則

為主祭者成王之祝辭，具有明顯的口語色彩，三句一小段，前段雖句句用韻，

然韻部不一；後三句中有兩句未用韻，最後一句既非四言句，為純散體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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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遠隔兩句與前段末句相協，韻律感大受影響（53）。

　　《執競》和《昊天有成命》兩詩之表現內容迥然有異，一為先王功德之讚美

及祭祀過程之描述，一純為祝禱之辭，韻律形態當然也相差甚遠。《執競》前

七句雖讚頌了先王功德，然系武王、成王、康王諸王合祭，並不像《大武》或

《三象》舞辭那樣凸顯某王之功德，更無對先王事蹟之歷史再現與情節模擬，

故而較有節奏和韻律；後七句又如《我將》、《載見》兩詩之前部，描述和讚美

了整個祭祀過程，備陳各種樂器，連用疊字表現諧暢之樂音和雍容之儀態，烘

托儀式隆重而喜慶的氣氛，音韻更為鏗鏘。《執競》整首詩用韻頗具規則，前

八句用陽部韻，後六句用元部韻，節奏明快，韻律感強。《昊天有成命》則類

似於《我將》、《載見》之後半部分，全詩均為康王祭祀成王時之祝辭，然口語

色彩更為明顯，整篇散體行之，不僅句式隨意，三四五六言混雜，且皆未用

韻，毫無韻律感可言。

　　總之，此六首詩中祝禱之辭的韻律均較弱，除《昊天有成命》篇純為祝禱

之辭未用韻，《天作》、《我將》、《載見》中的祝辭亦多不入韻，四詩共 17 句祝

辭中就有 13 句未用韻，占 76.47% ；其中非四言句有 6句，占 35.29%。而其中

鋪敘祭祀過程或讚頌先王功德之辭的韻律感則相當明顯，不用說《雝》詩句句

入韻，《執競》韻腳分明，就是《天作》、《我將》、《載見》中相近內容的辭句，

也多用韻，句式整齊。五詩共 51 句鋪敘祭祀過程或讚頌先王功德之辭中，入

韻者多達 43 句，占 84.31% ；四言 46 句，占 90.20%。即便《天作》中“彼作矣，

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這四句，雖是三、四、五言雜用，然不僅

“康”、“行”協韻，兩個三言句也很嚴整對仗（54）。

五、周初饗禮中教戒殷人的樂歌

　　《周頌》中的《振鷺》、《有瞽》、《有客》，是一組與“客”相關的詩歌，不僅

表現內容互有關聯，而且文辭的韻律形態亦相近 ：均為純四言詩，句多押韻，

句法嚴整，節奏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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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頌 •臣工之什 •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東部）在彼無惡，在

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鐸魚通韻）

　

周頌 •臣工之什 • 有瞽

　　有瞽有瞽，（與“虡”、“羽”等字協）在周之庭。（與“聲”、“鳴”等字

協）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魚部）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耕部）

周頌 •臣工之什 • 有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無韻）言授之縶，以縶其馬。（魚部）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微脂合韻）

對於這三首詩的表現內容和使用場合，學界也有不少探討。如高亨《周頌考釋》

就認為，《振鷺》乃天子宴饗諸侯所奏之樂歌 ；《有瞽》乃周天子大合樂於宗廟

所歌之詩，詩中詠大合樂之過程；《有客》乃周天子餞諸侯所奏之樂歌，天子

餞諸侯之禮亦當於辟雍中行之。（55）馬銀琴則根據《毛詩序》及《左傳》、《禮記》、

《白虎通》等史料，斷定《振鷺》、《有瞽》和《有客》都是周初通過祭祀奏樂活動

教戒殷人的樂歌。（56）綜合二人之研究成果，本文認為這三首詩應是周初天子

舉行饗、餞諸侯之禮時，特意教戒殷人或即宋微子的樂歌。既然用於饗、餞之

禮，那麼歌辭韻律就不可避免受到儀式氣氛、樂舞節奏之影響。

　　據楊寬研究，西周天子、諸侯間的饗禮，實為高級“鄉飲酒禮”，行禮次

序有：第一，戒賓、迎賓之禮；第二，獻賓之禮；第三，作樂；第四，正式禮

樂完畢後的宴會和習射。（57）其中“作樂”一禮與《振鷺》、《有瞽》、《有客》三詩

關係最大，因為饗禮迎送賓客時都有“金奏”之樂。“金奏”就是用鐘鼓演奏的

樂曲，作為行步的節奏。《振鷺》當為饗禮迎賓時“金奏”所唱之辭（58），中有教

戒之意。因其時場面莊重，樂曲節奏分明，來賓步履從容，所唱歌辭亦有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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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此詩前半言殷人西來助祭，周天子歡迎並讚賞之，歌辭隔句押韻，且用東

部韻，與鐘鼓之緩慢節奏、雄渾聲響甚為和諧 ；後半先用相近句式，對比中有

教戒之意，最後為黽勉之辭，語重心長，每句入韻，節奏加快。《有客》為饗

禮餞賓時“金奏”所唱歌辭（59），抒惜別之情。餞賓時所配樂器種類和樂曲節奏

與迎賓時類似，惟情感氛圍大別，其歌辭《有客》韻律亦與《振鷺》同中有異。

《有客》前部除“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外，也是隔句押韻，然句數較《振鷺》為

多，演唱時間加長，節奏分明而和緩，正合著賓客漸漸離去之腳步，表現賓主

相別之難舍場景；後四句亦每句押韻，換用開口度甚小之微、脂韻，有助於渲

染賓主戀戀不捨之情。而《有瞽》則是三首詩中音韻最為鏗鏘，節奏最為明快

歡暢的一篇，因為此詩乃饗禮中獻賓所用樂歌。楊寬認為，行獻賓禮時除“升

歌”外，還用“管”和“舞”代替“笙奏”和“合樂”，其奏唱的曲調和詩歌也看貴

賓身份而定，身份越高越隆重。（60）《有瞽》是在迎接殷人之後或即宋微子的饗

禮上演唱的，禮儀自然隆重繁複，而《有瞽》歌辭也正好表現了此禮用樂之過

程：（一）瞽師在庭，（二）樂器備設，（三）諸樂並作，（四）先祖之德，（五）客

至觀成。（61）可以想像，此時廟庭之上，崇牙裝飾著五彩的羽毛，舞隊陣容宏

大，使用的樂器則有應（小鼓）、田（大鼓）、懸（懸鼓）、鞉（搖鼓）、磐、柷、

圉、簫、管等，一時間金石齊奏，簫鼓和鳴，舞姿翩翩，樂音嫋嫋，所唱歌辭

自然也是肅雍悠揚，聲韻歡暢。此詩一章十三句，秪有兩句不入韻，餘皆句句

用韻，可見節奏之繁促；而全篇交叉押魚、耕二韻，似為二部錯雜對唱，又顯

示出表演方式之複雜。

　　總的來說，《振鷺》、《有瞽》、《有客》是《周頌》中句式較整飭、節奏較明

顯的一組詩歌，這種韻律形態是與其所用饗禮之場合、樂舞之特點緊密相關

的。

六、周代籍田儀式中農事祭歌的韻律形態

　　《周頌》中還有一些作品所配樂舞名不詳，但經過學界長期研究，已大致

可知其產生時間和使用場合。如《載芟》、《良耜》、《絲衣》、《臣工》、《噫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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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文》、《豐年》、《潛》等篇，就可能是創作於西周中前期、用於籍田或其他

儀式中的農漁事祭歌：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 載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鐸部）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文部）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鐸魚通韻）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

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之部）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月部）厭厭其苗，綿

綿其麃。（宵部）

　　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脂部）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陽部）有椒其馨，胡考之寧。（耕部）匪且有

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無韻）（62）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 良耜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之部）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無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魚

部）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幽宵合韻）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幽部）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

比如櫛，以開百室。（質部）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耕部）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屋

部）續古之人。（無韻）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 絲衣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

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之幽合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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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頌 •臣工之什 • 臣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東部）王厘爾成，來諮來茹。嗟嗟保介，維

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佘？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

年，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無韻）

周頌 •臣工之什 •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

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無韻）

周頌 •清廟之什 • 思文

　　思文后稷，（與“極”協）克配彼天。立我烝民，（真部）莫匪爾極。（職

部）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無韻）

周頌 •臣工之什 • 豐年

　　豐年多黍多稌，（63）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降福孔皆。（脂部）（64）

周頌 •臣工之什 • 潛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魚部）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之職通韻）

傅斯年認為，“稷田（即籍田）是當時的大事，自可附以豐長之舞容”，《周頌 •

閔予小子之什》中的《載芟》、《良耜》、《絲衣》三篇應屬之（65）。高亨也指出，

《臣工》和《噫嘻》都是周成王時舉行籍田之禮，在勞酒儀式上所奏之樂歌，前

者以勞群臣，後者以勞庶民，實際是一篇的兩章（66）；《思文》為周初天子祀上

帝與後稷以祈穀所奏之樂歌（67）。姚小鷗則認為，《周頌》中的《臣工》、《噫嘻》、

《思文》，與《載芟》、《良耜》，都是周代籍田或其他祭祀場合使用的農事祭歌，

《豐年》則是從較早的祭祀樂歌中擷取的片段（68）。《載芟》依文意可以“俶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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畝”止劃為前後兩部分，前段所描述的是籍禮的過程，後段是祝禱之詞；《良

耜》是祭祀時的祝禱之詞；《豐年》是烝祭的祝禱之辭，《臣工》、《噫嘻》也是籍

田樂歌，多描寫儀式過程與人們的社會關係，《載芟》和《良耜》側重籍禮中饁

祭之禮的內容，並兼有祝禱之辭。這幾首短小篇章，在實際使用時，如果作為

獨立樂章，也一定是連套演唱的。（69）韓高年更明確指出，《周頌》中涉及農事

的詩篇《載芟》、《良耜》、《噫嘻》、《臣工》，都是西周成、康時期用於籍田儀

式的樂歌（70）。而《潛》詩則非籍田之歌，乃漁事祭祀之樂。《詩序》謂此詩“季

冬薦魚，春獻鮪也”。孔穎達《正義》曰 ：“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季冬薦魚

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

而為此歌焉。”據《禮記 •月令》，季冬之月，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

魚，先薦寢廟”。則此歌之作，當與周公、成王時漁事祭祀活動有關。

　　周代籍田儀式上的樂舞表演形態雖不可詳考，然從現存樂歌表現內容看，

祭祀場面應莊重靜穆，活動似冗長繁複，樂舞節奏亦緩慢不迫。整體觀之，此

禮所用前七篇歌辭韻律感皆較弱，節奏亦不鮮明：

　　（一）章句音韻效果不顯。七篇中無通篇用韻者，多為入韻句與不入韻句

錯用。反之，通篇無韻者有 1 首，大半不入韻者 1 首，一半無韻者亦有 1 首。

總共 101 句中未入韻句達 39 句，占 38.61%。

　　（二）押韻方式多樣。除連句用韻外，還有交韻；除同韻相押外，也有通

韻、合韻。諸篇韻式較為複雜，影響了音韻的節奏感。

　　（三）換韻間隔也不規則。兩句一換，三句一換，四句一換，五句一換，

六句一換，不一而足，頗為隨意。

　　具體而論，前七篇或為勸戒祝禱之辭，或為祭祀儀式之描述，前者頗具口

語性，成篇較隨意，後者重鋪陳敘事，文學性稍強。其中勸戒之辭的口語色彩

最強，韻律感最弱，如《臣工》和《噫嘻》分別為籍田之禮勞酒儀式上天子對群

臣和庶民的勸戒之辭，二篇唯《臣工》首二句用東部韻，餘皆無韻。祝禱之辭

口語性次之，韻律感稍弱，如《載芟》後半部、《良耜》首尾、《思文》後半皆未

用韻；即便用韻部分，換韻間隔也不一致 ；而《思文》前四句還呈 ABBA 式交叉

押職、真二韻，此皆削弱了歌辭的韻律感和節奏性（71）。相對而言，祭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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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之辭的口語性最弱，文學性和韻律感最強，如《載芟》前半部、《絲衣》、

《豐年》全篇，基本上都是對祭祀過程之描寫，疑祭祀活動高潮階段或飲酒之

時（72），為增添儀式吉慶氣氛而歌或舞，所以不僅句式整齊，句法講究，而且

用韻規則，節奏明顯。

　　《潛》則與《絲衣》、《豐年》和《載芟》前半類似，亦為祭祀過程之描述，儀

式氣氛之渲染，然更加鋪排魚類祭品之豐盛，以示祭者心意之虔誠，故純為四

言，每句押韻，韻律感更強。

七、周成王繼位儀式上的頌歌

　　《周頌》中的《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這四篇作品，漢唐以

來《詩經》學者大多認為是成王時的朝廟樂歌。《烈文》一篇，《毛詩序》及鄭箋

均認為是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辭。傅斯年將此五篇與《尚書 • 顧命》篇所述

康王即位儀式相對照，推測五詩疑與周代嗣王踐阼之舞有關（73）。韓高年（74）、

李瑾華（75）進一步認定《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為成王嗣位踐阼

儀式上的一組樂歌（76）。馬銀琴認為《烈文》詩意當與《尚書 •多士》、《立政》同，

是周公在成王即位、告天祭祖的禮典中敕戒助祭諸侯之辭（77）。賈海生則進一

步推斷成王登基典禮所用詩歌的次第當為 ：《閔予小子》、《訪落》、《小毖》、

《烈文》、《敬之》（78）。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之幽合韻）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耕部）於乎皇王，繼序思

不忘。（陽部）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無韻）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元韻）紹庭上下，陟降厥家。（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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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無韻）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幽韻）（79）

周頌 •清廟之什 • 烈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

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東陽合韻）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

顯維德，百辟其刑之。（真文耕合韻）於乎前王不忘！（無韻）（80）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

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之部）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

肩，示我顯德行。（陽部）

上引諸篇歌辭應是成王嗣位儀式中成王或周公祝告之辭的樂舞化（81），所以章

句間既有一定的節奏，也留存較強的口語色彩，其韻律形態表現為：

　　（1）歌辭以四言為主，雜以其他句式。五篇中無一首純四言詩，56 句中非

四言句有 16 句，占 28.57%，三言 1句，五言 11 句，六言 3句，七言 1句。

　　（2）雖有部分章句押韻，然韻律感不強。《小毖》前半未用韻，《訪落》首尾、

《烈文》末句均無韻。據王力《詩經韻讀》，五詩共 56 句中，用韻句秪有 38 句，

占 67.85% ；若依王顯《詩經韻譜》，入韻句則更少，秪有 18 句，占 32.14%。

而且此五詩用韻部分，既有隔句韻，也有合韻，用韻情況也較複雜，節奏性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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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結

　　《詩經》頌詩的韻律特點主要與其所用禮儀的場景氛圍、所配樂舞的藝術

形態有關：

　　( 一 ) 操練性舞蹈則節奏感較強，模擬性舞蹈重敘事，情節複雜，動作不

太規律，歌辭也較散亂，教誡、祝告之辭具一定的口語色彩，語言上的韻律或

節奏也不太強。

　　( 二 ) 先秦禮儀過程雖然繁縟，但很少有規律性的重複環節或動作，所以

《頌》詩中用相近句式、相同詞語、重章疊唱的結構形式，並不多見。

　　(三 )現存《頌》詩秪是舞蹈、音樂、詩歌綜合藝術之一部分，而且是其中

藝術感染力較弱的一部分，因而《頌》詩整體上韻律都較弱。尤其是與徒歌的

《雅》詩、《風》詩相比，更不用說不歌而誦的謠諺了。

　　(四 )《商頌》及《周頌》中諸篇之創作時期，似難僅據韻律形態而斷。有一

些學者認為早期作品多不用韻，晚作之篇韻律相對明顯，實不能一概而論。因

為早期作品未必韻律就弱，後起之作節奏未必就強。

　　不過，就《詩經》頌詩整體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所用典禮儀式特點的

新變，所配音樂舞蹈審美風格的發展，《商頌》、《周頌》、《魯頌》的韻律感又

呈現出逐漸增強的演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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